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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以狂欢为主的快感机制。他将视听上的

冲击效果与感性的共振作为叙事的主要目标，

构建起一个具有狂欢化色彩的戏剧世界，以此

来传递对实践困境和人文理想的认识。本文

以巴赫金的狂欢化研究为理论基础，从广场建

构、人体形象塑造、戏仿与混搭的角度来分析

戏剧中所蕴含的狂欢化特征。

一、广场上的众声喧哗

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平日里不被官方允

许的诙谐表演仪式，通常能在接连数日的狂欢节

论《恋爱的犀牛》的狂欢化特征

廖尹淳

摘  要｜《恋爱的犀牛》是中国当代先锋戏剧的代表作之一，整部作品呈现出强烈的狂欢化色彩。其

狂欢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戏剧舞台上所构建的“广场”为自由喧嚣的狂欢话语提

供了一个展演平台，在此空间下的观演互动也进一步构成众声喧哗的“狂欢场面”。而在

“广场”上，嘲弄主流话语体现出对权威的反抗，这种“脱冕”进一步彰显出《恋爱的犀牛》

的狂欢化色彩，这一切都在怪异的身体形象、戏仿游戏和两个世界的同构中呈现。在整场

戏剧中，主创通过“戏仿”的文字游戏和戏谑表演达到狂欢的高潮，完成了狂欢世界图景

的深层意蕴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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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的犀牛》是廖一梅创作于1999年的

剧本，经过孟京辉改编后在话剧舞台上演，

二十余年来久演不衰，被誉为“永恒的爱情圣

经”。作为一部先锋戏剧作品，《恋爱的犀

牛》在剧场的成功离不开大众文化的影响。20

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商品化经

济的发展，中国迅速进入一个经济腾飞的时

代。在时代变革之下，消费文化、大众文化逐

渐成为这个时期的思想主潮，人文精神和美好

理想反而成为陨落的黯淡星。孟京辉以“先

锋”的姿态向这股时代主潮发出回应，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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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中得到合法演绎。这些以平民为主的大型节庆

活动通常在广场进行，与官方和严肃的封建教会

世界形成一种对应关系。在巴赫金看来，带有自

由气氛和解放性质的节日广场构成了与教会统治

相对的第二世界。“在阶级文化中，教堂和宫殿

是官方的、专横的，与暴力、禁令、限制结合在

一起。”［1］广场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诙谐表演

和“巴黎的吆喝”，等级秩序、人与人的隔膜在

此被打破。这个时空被自由、坦率、不拘形迹的

气氛所渗透，成为独属于民间大众的一种文化形

态。《恋爱的犀牛》中的广场话语带有别致、不

拘一格的色彩，众多无拘无束、漫无目的的声音

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台上的戏剧世界与观众的

交流不拘于任何形式和原则，打破了“第四堵

墙”的限制，让观众成为广场上的一员，共建一

个真实可感的狂欢场面。

在第一场中，歌队成员针对新世纪的到来

展开了一整段的讨论。几位成员错落在舞台各

处，一本正经地念着各不相关的台词。青年

们相聚于此，本是为了庆祝那迎接新世纪到

来而建造的大钟表，用以铭记人类的智慧和力

量。一位女性率先开口，指出这座钟表的一根

秒针就一百公斤，时间从未像当下那么沉重。

一位男队员不合时宜地跳跃和舞蹈则时不时打

断众人的高谈阔论，一件新世纪的好事在众

人的狂欢中被逐渐消解。这个开放的空间充

斥着不同的声音：“老诗人为了让作品入选刚

刚自杀”“把名字刻在八点钟的旁边流芳百

世”“上帝坐在高处抽烟”“一双高跟鞋能征

服全世界”等。这些话语出自不同人的口中，

但都指向了仪式上的狂欢，时间、理想、生命

等抽象概念被简化为重量、大小、价值，以及

名利，显得荒诞滑稽。大钟下的狂欢，渲染出

世纪末人们的浮躁情绪，为全剧奠定一个情感

基调。在这个小型广场中，不着边际的混乱得

到最大程度的发扬。众多青年们七嘴八舌地表

达着自己的意见，嘲弄、讽刺、戏谑等诸多形

式的言语充斥此处。在第一场中我们可以看

出，这里的讨论和争执毫无逻辑与秩序可言，

处处穿插着不合时宜的插科打诨，最后那位女

青年突然的“爱情宣言”更是将广场上的狂欢

引到最高点。他们的遣词用句充满“诗意”，

运用各种具体的词汇来放大感官上的刺激，形

成一种形式上的美感。正如巴赫金在广场话语

理论中指出的，广场语言如“巴黎的吆喝”常

常被赋予诗的形式，配上一定的旋律加以表

演，以此来表现一种狂欢节庆的热烈气氛。［2］

本应是庆祝新世纪的繁荣富强，却在歌咏队众

位青年的狂欢中成了话语喧嚣、价值混乱的广

场，这种反差进一步呈现出了一种狂欢化的诙

谐与反讽。

在《先锋戏剧档案》中，孟京辉提到，观

众一直是他最重视的因素。他努力让演员与观

众互动，并在舞台表演中有意地营造广场式

的狂欢氛围。在众人陪男主角马路上恋爱心

理课的那一幕中也是如此，课上他们突然打起

律动，跳起舞来，齐唱着：“自私、贪婪、强

暴、背叛、冷酷、软弱、渺小……”这里突然

的互动齐唱既缓解了戏剧情节的紧张感，又通

过演员的肢体和语言表现将观众带入广场，让

他们成为广场上的一员，共建一个具有反叛

性、刺激性的狂欢场面。这样的设置表面上是

与观众共同营造一个狂欢广场，其内核是建构

具有“游戏狂欢”特质的深层戏剧情境。狄德

［1］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111页。

［2］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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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将情境看成戏剧的基础，并从“美在关系”

的角度来解释其具体内涵。在情境说的视野

下，复杂的社会关系是人物性格得以发生和变

化的内在条件，人物性格由情境来决定。［1］

正是在这样的剧场互动下，全民参与的广场氛

围渲染开来，并进一步生成一个具有狂欢色彩

的戏剧情境。这种情境之下，马路和明明两位

主人公偏执且近乎疯狂的特质得以自然呈现，

人物特质和心灵的深刻意蕴得以揭示。与此同

时，在狂欢的戏剧情境中，广场中的矛盾冲突

和情感流动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渲染。

二、狂热的人物形象

众口纷纭的广场打破了人与人的界限，从

而呈现出一种仪式上的狂欢。而在广场之下，

狂欢的深层意蕴指向了降格与颠覆权威。巴赫

金指出：“降格是把一切官方的、高级的、理

想性的东西拉下神坛，转移到物质和肉体层

面。”［2］通过男女两位主人公的人体形象和性

格呈现，戏剧中的狂欢特征得到另一角度的揭

示，即展露现实世界的不真实性与狭窄性，向

主流话语提出质疑与反抗。明明对陈飞的疯狂

乃至扭曲的爱，马路对明明疯狂至无奈的爱，

特点相同，即偏执、痴狂且浪漫、狂热。然

而，两人的狂热外露表现是在不同性别上的反

传统呈现，由此带来了两层美感体验。第一层

聚焦于戏剧中的矛盾对立——两种本质相同的

爱恋，却因为“他爱她而她爱他”无法营造平

衡的关系，相互碰撞形成巨大的冲突与张力，

带给观众情感和感官双重刺激。第二层着眼于

戏剧外，在人物塑造中体现的反传统意识——

文化史传统中，男性的气质通常为力量和刚

硬，而女性通常体现为阴柔和纤弱。但在《恋

爱的犀牛》中马路的特质表现为温柔、忧郁和

柔软，而明明的气质则表现为强硬、张力和声

嘶力竭。反常态的狂热形象与反传统的性别塑

造相结合，构成了第二层审美价值，即由反叛

传统教条和消解旧有意义从而为读者带来新鲜

且畅快的审美体验。

马路无法接受对明明“爱而不得”的结

果，应激反应下的他选择用最夸张、最极端的

方式来宣泄爱意，从而陷入更难以控制的疯狂

中。马路在序幕中的深情演绎，以一种忧郁又

无奈的姿态完成对明明的第一次告白。明明

被蒙着眼睛绑在椅子上，被迫接受马路热烈又

深情的爱意宣泄。大段的独白利用了排比、渲

染、比喻、象征等手法，显得富含诗意与极致

的浪漫。如“你是唯一的，不同的，柔软的，

干净的，天空一样的，我的明明。你如同我温

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味道的衬

衫，日复一日的梦想”［3］，这段告白塑造了

马路忧郁而多情的浪漫诗人形象。他长期压抑

自我，内心痛苦不堪，透彻心扉的呼喊中明显

带有狂热失控的特征。“我怎样才能让你明白

我如何爱你？我默默忍受，饮泣而眠？我高声

喊叫，声嘶力竭？我对着镜子痛骂自己？我冲

进你的办公室把你推倒在地？我上大学，我读

博士，当一个作家？我为你自暴自弃，从此被

人怜悯？我走入精神病院，我爱你爱崩溃了？

爱疯了？还是我在你窗下自杀？”［3］这段告白

层层递进，爱意通过自我咀嚼和肆意幻想逐渐

扭曲、变态。伴随着情感上的孤独和痉挛，一

［1］顾春芳：《戏剧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20，第103页。

［2］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353页。

［ 3 ］ 孟 京 辉 ： 《 先 锋 戏 剧 档 案 》 ， 作 家 出 版 社 ，

2001，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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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绪上的狂欢在此处被推向极致，最终到达

死亡。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认为，无辜

的灾难只是悲惨的而不是悲剧的，无法构成美

学意义上的悲剧性。所以，文学文本中的死亡

必须体现目的性才能具备美学价值。《恋爱的

犀牛》中马路欲为爱而死，以此确认自我生命

的意义和价值。这是狂热到极致的体现，满足

了狂欢的终极目的，同时也使得狂欢广场具有

审美价值和意义指向上的双重确立。正如女主

角明明所言：“人是可以以二氧化碳为生的，

只要有爱情。”“只要他还能让我爱他，只要

他不离开我，只要我还能忍受，他爱怎么折磨

我就怎么折磨我。”［1］这种非主流的价值观

浪漫且病态，猛烈冲击着现代观众原有的传统

价值体系。20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快速

腾飞，技术化、物质化成为时代浪潮的主流。

爱情曾经是崇高的，在当下却成为一种有技巧

的程式、一件可购买的东西。正如开场时，歌

咏队的合唱：“爱情多么美好，但是不堪一

击！”马路和明明具有失败英雄的气质，他们

坚守人的梦想、尊严和自由，用狂热的自我向

时代洪流发出挑战，去否定当下物质第一、成

功至上的社会主流思想。他们追逐爱与理想的

勇气和决心，构成了狂欢的深层意蕴。与此同

时，因为当代话语体系下大众内心空虚孤独，

对爱情的渴求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加强烈，

所以这种狂热也激发了现代观众群体的审美感

性欲望，挖掘了他们多层次的审美追求，拥有

着独特的审美价值。

三、戏仿游戏中的狂欢高潮

《恋爱的犀牛》中充满反讽式的批判意蕴

和叛逆的游戏精神，促使人们关注社会问题及

畸形社会下人的精神危机。孟京辉和主创们

利用“戏仿”和“混搭”两种手法建构出一

个充斥着语言狂欢的文字帝国，这里充斥各种

形式的话语，它们共同传递出具有反叛性意味

的降格与颠覆。在巴赫金的狂欢话语体系下，

民间诙谐幽默的节庆表演成为戏仿文学的创作

根源。戏仿家们将官方的、严肃的话语及活动

纳入狂欢节庆中，将其原有的崇高意义进行

“脱冕”。巴赫金揭示了戏仿带有狂欢化色彩

的特质，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教

压制形成迂回的对抗，人们长期压抑的情绪能

在戏仿表演中得以宣泄。但狂欢节式的戏仿并

非简单的风格复制和全然的否定，而是具有批

判的讽刺意味和积极的重构意义。在《恋爱的

犀牛》第二场开头，一位销售员推销牙刷正是

对商品经济浪潮下习以为常的广告进行戏仿。

“卫生洁具的划时代革命”“第一支经中华口

腔医学会检测认证”“真诚大回报”等观众熟

悉的词句颇堪玩味，讽刺了当代文化充满商业

气息和虚伪的矫饰。戏仿是对原有的模仿主体

进行差异性的重复，而两者之间的批判性距离

是以反讽为标志。这种嘲讽是对那些影响个体

生命和人性健康发展的权威进行降格，对那些

空有华丽外壳实则虚无缥缈的时尚潮流进行批

判。马路向推销员反复地提问和否定，是其偏

执人格的体现，也是对虚伪的生命态度和时代

文化一次坚决的反抗。

此外，孟京辉还娴熟地运用起“混搭”手

法，制造一种强烈的游戏感，以此让狂欢场面

达到高潮。在明明和马路的主线故事进行的同

时，舞台上同时出现顺口溜、诗朗诵、辩论等 

［ 1 ］ 孟 京 辉 ： 《 先 锋 戏 剧 档 案 》 ， 作 家 出 版 社 ，

2001，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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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形式的语言艺术，唤起了观众不同的情感

体验。区别于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戏剧，这些

颇具狂欢意味的语言形式混搭产生了异常强烈

的戏剧效果。极具地方特色的插科打诨与顺口

溜引起观众大笑，深情浪漫的情诗唤起对爱

的共鸣，焦灼的辩论触发新的思考，观众在丰

富的语言艺术中得到极致的快感。绝望的悲伤

与荒诞的大笑在瞬间里转换、诗意的语言与庸

俗的俚语相映成趣，诚挚的爱情与虚伪的现实

并行不悖，传统的、主流的价值与解构的、非

主流的思想相互交织。这些共同存在于一个戏

剧空间里。两种极端频繁且快速地转换，促使

戏剧情境进入狂欢化的高潮。这种崇高与媚俗

相结合的艺术混搭，既实现了语言上的狂欢，

游戏性被进一步突出，又拓展了戏剧的探索边

界，获得戏剧空间上的延伸。“游戏”作为一

个美学概念，主要有两方面的重要含义——主

体的自由和无功利的态度。但在漫长的泛政治

化时代语境中，它一直被当作不健康、不严肃

的倾向，具有相对的落后性。先锋意识在20世

纪90年代兴起后，游戏性作为戏剧的一种传统

特质被重新发掘。混搭手法在戏剧舞台上的多

次运用，是孟京辉探索“实验戏剧”结果的展

现，也是对戏剧娱乐性和游戏性的重新肯定。

在充满混搭与意味的“青春”游戏中，观众的

视听享受和情感体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尽管

这种新的尝试被认为是一种过于刻意造作的游

戏感，但从巴赫金的狂欢化视角来看，正是这

种游戏行为打破了权威的崇高性，消解了官方

话语的绝对意义。与此同时，真诚而严肃的态

度、偏执不变的决心形成了游戏的合理化，也

避免了沦为彻底的闹剧。

四、结语

在《恋爱的犀牛》中，众声喧哗、喧嚣热

闹、不为规则所束缚的话语体现出一种具有狂欢

性质的广场语言。让观众卷进剧场的策略选择，

实现了主创们与观演者共建狂欢广场的设想。在

狂欢广场这一载体中，主流思想和传统文化遭到

了颠覆性的解构与降格，诱发了价值重估和理想

重构，进一步体现了巴赫金所阐释的自由狂欢的

深层意蕴。而这一切都在狂热的人物形象塑造、

带有讽刺性的叙事话语和游戏的氛围中进行，创

造了狂欢的戏剧情境，整部作品呈现出强烈的狂

欢化色彩。

［廖尹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

播学院］


